
在鸣鸣家中，地板上、桌子上摆放了各式
各样的火车模型。

在他家的一个多小时里，鸣鸣要不就蹲
在地上摆弄火车，要不就攥着一辆红色的火
车模型站在妈妈旁边，乖巧地听我们说话。

“我这个火车叫托马斯，它的编号是1号，

是我最喜欢的一辆。”提起火车，鸣鸣跟我们
讲起了以火车为主人翁的动画片《托马斯小
火车》，脸上浮现出了孩子应有的笑容。

“我周围的伙伴们都很喜欢托马斯，不过
他们知道的没我多，一起玩的时候，总是我来
指挥火车前进、退后。”鸣鸣骄傲地说。

“他特别喜欢火车，以前每隔几天，他爷
爷都会带他到铁路边去看火车，每次看他都
特别兴奋，回来很高兴。”鸣鸣爸爸说。

此时，刘女士强忍了半天的泪珠如雨般
滑落，正在一旁玩的鸣鸣看到妈妈哭了，急忙
跑过来依偎在妈妈的怀里。

爱玩火车的孩子

鸣鸣现在还不知道自己的眼睛怎么了，
他经常问爸爸妈妈“等我的眼睛好了能不能
玩滑板车啊？能不能跟小朋友玩啊？我的眼
睛什么时候能好啊？”

每天晚上，他都要听家人讲个故事才会
睡觉。

“晚上躺在床上给他讲故事，讲着讲着他
会突然问：‘妈妈，我的眼睛怎么了，我是不是
瞎了？’”每当听到这话，刘女士和丈夫都安慰

鸣鸣没事儿，然后出门，默默哭泣。
“他才3岁，未来的路还有很长，还有很多

美好的东西没有看到，还不知道他的存在对
我们来说是多么大的恩赐，等他越长越大，慢
慢知道一只眼睛失明意味着什么时，对他该
是多大的打击啊。”

“当初你们为什么选择这家医院？”记者问。
“说起这事我就后悔得不得了，都怪我。”

刘女士哽咽着说，当时鸣鸣眼睛被检查出是

先天性白内障，她和丈夫商量到哪家医院做
手术，鸣鸣爸爸建议去北京找家大医院，“我
们在网上查了，也到处咨询人，听说郑大一附
院是河南最好的医院，有很多专家。一附院
医生也说这是个小手术，四五天就可以出院
了，要尽快做。我想着一个小手术，在河南就
行了，还要复诊啥的，去北京不方便。就这
样，我们选择了这家医院，希望能让孩子两只
眼睛视力恢复成一样。”

儿子的每一个问题都揪痛妈妈的心

鸣鸣的家人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手术，
短短的半个月，孩子的眼睛却陷入极度的危
险中。

“这个孩子受罪大了。”鸣鸣爸爸一想到5
月28日深夜，眼睛就红了，当时孩子刚做完手
术，眼睛疼得在床上想蹦，嘴里不停地喊着

“妈妈，头疼，头疼”，“我们找了三次值班大
夫，他在值班室睡觉，连起来都没起来，只一

句，‘没事，正常情况’。”
“我们当初在医院你不知道我们受的

啥……”话未出口，鸣鸣妈妈刚平复的眼泪
犹如洪水决堤，哽咽着说，“我们就问问，我
们小孩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能不能
治了，如果能治，怎么治。我就这一个问题，
你们做的手术，到底什么状况，医生应该是
非常清楚的。”

刘女士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让他们一家
至今没有得到答案，甚至连个什么样的处理
意见也没有。

刘女士说，7 月 19 日，他们见到郑大一
附院医务处一位副处长，他们提出了以上
问题，该副处长承诺第二天给他们打电
话，“可直到现在，一个电话也没有给我们
打过”。

想要一个答案有多难？

采访结束时，记者上前跟鸣鸣说“再见”，
鸣鸣有些不舍，怎么也不肯说再见，只是低着
头不看我们。

可当爸爸送我们出门，走到楼梯转角时，

鸣鸣突然出现在门口，大声喊道：“爸爸，爸
爸”，喊叫中就想往楼梯上来，脸上充满了急
切和渴望。

最终，他还是被妈妈拦在门口。

“你是不是想下楼和小朋友一块玩？”母
子连心，妈妈一下子猜中了鸣鸣的想法，鸣鸣
点点头，小脸上写满了委屈。

随后，他被家人抱回了屋里。

一个3岁男孩儿渴望外面的世界

如今他只能这样向窗外张望
自从5月11日住院后，鸣鸣的生活改变了。
三次手术，鸣鸣忍受了许多疼痛，但他忘的快，毕竟他只有

3岁，并且对“失明”没有概念。
最让他不能忍受的是，他无法下楼和小朋友们玩了，不能

玩自己最喜爱的足球了。
“每次听见楼下小朋友玩耍的声音，他都会趴在飘窗上向

下张望，搬个小凳子，一看就是个把小时，拉都拉不过来。”
刘女士说，由于左眼失明，鸣鸣现在定位感特别差，下楼梯

很容易踩空，加上担心汗水感染眼睛，他们不敢让鸣鸣出去
玩。“以前鸣鸣几乎不着家，可现在只能在家憋着，真担心把孩
子憋出其他毛病来。”

为了更好地照顾鸣鸣，鸣鸣的小姨辞去了工作，专职在家
看护他，为的就是让孩子多一个玩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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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下午4点，前往鸣鸣家。
鸣鸣家住在一条大路后面的小区里，小

区很大很安静，树木茂盛。
进门时，他正趴在地板上专心地玩火车

模型，左眼贴着纱布，嘴里“嗖嗖嗖”地模拟着
火车的声音。旁边，爷爷、爸爸、妈妈、小姨、
姑父看护着他。

113厘米，30公斤，鸣鸣看上去就像四五

岁的孩子。
“如果没有这次手术，他这会儿应该是在

院子里领着其他小朋友玩。”看着在屋子里玩
的儿子，妈妈刘女士后悔地说。

“他一直很活泼，小区里、幼儿园里，都
是孩子王。放假的时候，他每天早晨 6 点
多就起床了，先跑楼下玩一会儿，再回家
吃早饭，吃完早饭又下楼玩去了，直到中

午吃饭被叫回来，下午睡个午觉，接着去
玩。”

别看鸣鸣年纪小，他可是院子里的小名
人，院子里许多小朋友都喜欢和他玩，因为他
会踢足球、玩滑板、骑车、羽毛球……

“和运动有关的，他都会。”说起儿
子的运动天赋，刘女士如数家珍，一脸
自豪。

他曾是院子里的小名人

《谁能治好我儿子的眼睛》后续

他已经忘记了手术中的疼痛
他还对“失明”没什么概念

他只是想下楼和小朋友玩一会儿，就像以前一样
他的父母一直在为一个问题痛哭

要怎样告诉你，我的孩子
你改变了轨迹的人生

“假如给我三天光
明，第一天，我要看人，
看他们的善良、淳朴与
友谊，使她的生活值得
一过。我要长久地凝
望我的老师，看看她的
嘴巴和鼻子，以及身上
的一切。第二天，我要
看光的变幻莫测和日
出，看看日出是怎样落
下去的，它要奔向何
方。第三天，我还要看
日出。因为，这将是我
能见到光明的最后一
天……”

这是美国作家海
伦·凯勒在散文《假如
给我三天光明》里的描
述，她用文字表达出了
无数失明者对光明的
渴望。

而在我们身边，3
岁的鸣鸣，正在遭遇着
失明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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